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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回  保英雄柴王諫主　憫忠嗣種帥誆奸

　　當時天子駕臨，下坐中堂，開言曰：「卿家出師勞頓，為國分憂，至染病恙。朕今親臨看病，以表君臣手足心腹之誠，惟未知

患病何症，故今朕帶同魏太醫特來診脈調醫。倘痊好之日再往同征。」 　　岳爺聞言大驚，奏曰：「臣所染病，無非遠征不和水土
所至，不用太醫調診，且自將養�數天，自可痊矣。」 
　　天子未開言，龐國丈曰：「岳將軍染病在軀，聖上美意加恩，帶同魏太醫診理，豈得推辭逆旨？」 
　　岳爺帶怒，無言可答，無奈只得由魏大醫將六脈看診。不一時，魏太醫診過六脈，奏上天子，言：「六脈調和，正當健旺，豈

雲患病況乎？兩目光彩，氣色雄鮮，那得有恙？」神宗天子聞言重重發怒：「可惱賊臣！朕待汝不薄，如何一旦辜恩詐病，以欺寡

人？罪當賜死，有何分辯？」 
　　岳父曰：「臣叨聖恩眷佑，命將權代帥印一程，回朝三日，將來於道途中天天調治，服多藥餌，患病得已略痊。」龐國丈曰：

「既然病恙已痊，回朝日該親到上朝謝恩，如何反使夫人登朝代奏？料必按兵不舉，串通反賊，實乃欺君賊子行為，罪難寬恕。」 
　　岳爺罵聲：「奸賊！休得迷惑聖聰。臣近花甲之期，日前病恙多端，不想提兵一出，染成一病。旨命回朝，細想病患日多，枉

食朝廷厚祿，乘此告辭解組。只臣妻不懂事，在駕前奏臣染病沉重是真。懇乞殿下赦臣重罪，深感隆恩。」 
　　天子帶怒曰：「立心詐病，誤國欺君，還多強辯！」傳旨隨駕軍押出市曹，候午時開刀，不許多言再奏。當日天子重重大怒。

須有隨駕幾名大臣在內保奏，天子不准，命國丈監斬，傳命回朝待候復旨。國丈領旨押出岳爺。神宗王起駕回朝，下坐候著國丈復

旨。 
　　有孫氏夫人含淚帶了公子出法場送祭父親。龐國丈一到法場即坐下公位，等候著午時候開刀。只有孫夫人母子上前，紛紛下

淚，深恨老奸臣唆惑聖上，至將軍一命死於刀下。 
　　住表夫人母子悲啼，再言臨刑得救。偶遇一家王子來朝，乃周主柴榮之後，世作王家上賓，名柴綱。是日回朝，道過西郊法

場，見擺開軍隊多人，即差家丁查察明白，方知押斬車騎將軍岳全忠。柴王大驚，知會監斬官老奸臣不許開刀，再吩咐武勇將軍二

名保著岳全忠，不許一人動手，如斬岳將軍即斬監斬官。龐國丈懼畏柴王，狠狠兇惡，諾諾連聲，心頭暗怒，自歎恨狗王回朝，岳

全忠定然殺不成了。 
　　當時柴王上前問明岳全忠被殺緣由。岳爺細將始終情由，被奸臣唆惑聖上，故被執責處斬一一說之。柴王曰：「將軍休得著

忙，孤家面君與他理論，定必赦轉無疑。」岳爺夫妻父子同齊稱謝。 
　　柴王別去，是日進朝。一到五朝門下馬，王門官上殿啟奏：「萬歲，玉門關威武玉柴千歲來朝，午門候旨。」神宗聞奏宣柴王

上殿。行了君臣禮，天子曰：「御弟免禮，且下坐。」柴工謝恩下坐。天子曰：「且喜御弟回朝見朕，未知近日邊外民風如何？」

柴王曰：「上藉陛下天恩，邊外安寧，庶民樂業，禾穗豐登，皆叨聖朝仁澤也。惟今一事，臣還朝道經法場，只見隊伍多軍排列，

詢問明情由，方知屈斬車騎將軍岳全忠也。臣於九邊之外風聞近日朝上不許忠良立國，只用奸佞當權。殺的殺，拘逐得逐，多少忠

良之臣屈殺殆盡。倘有日干戈警報，還有那人忠良武將與國家效力？臣今回朝偶逢三年朝覲之期，日望面朝情切得以進諫陛下，以

盡臣子規陳之義，實惟幸甚。懇乞陛下省心，以宗祖錦繡江山為重，用賢退奸，臣不勝懇切仰望之至。惟臣於邊外風聞朝憂，還未

深信，思量陛下乃聰聖之主，豈容奸佞橫行，以蔽塞賢路。惟今還朝，不料岳全忠竟被奸惑屈死於鋼刀國法之下，豈非奸佞當權忠

良受屈之驗也？臣思岳全忠四代忠良之將，先祖有血戰大功於朝廷，即有重罪還要體念忠良世襲，略恕罪咎之分，豈得聽信奸佞一

面之詞，魏太醫診脈一語即棄殺棟樑武功之臣。萬一奸佞暗算賄囑太醫妄言無病，豈非忠良一命屈於無辜？陛下龍心何安，國家百

年深仁厚待功臣之義自今而沒矣。」 
　　神宗聞柴王諫奏長言，龍心醒悟，覺得慚愧，半晌無言，只得言曰：「御弟未知緣由。岳全忠犯罪已深，國法難容。朕命他提

兵往征鐵裘山反叛，豈料一到敵所，即有本回朝，稱說染病不起，求懇調回，按兵不舉，想必串通反叛。如此欺君誤國，本該正

法，御弟何云屈殺無辜。」 
　　柴王曰：「聖上執他串通反叛亦屬無憑。惟今臣保他同征鐵裘，臣願為監督，提軍生擒反逆還朝，金鑾對質。如果有串通賊人

之弊，不獨一人領罪，即滿門受戮亦本該當。」 
　　是日，神宗王准奏，傳出赦旨一道。值殿將軍急出法場宣回岳爺上殿。國丈怒氣不息，只得隨行進殿復旨。岳爺進殿下跪謝

恩。天子曰：「卿原有按兵不舉之罪，茲今御弟保汝同行帶兵，三帥會同征剿鐵裘山反叛。如無串通之弊，功成之日大加獎賞，不

得仍踏前轍，倘有此事，決不姑寬。」是日退朝，君臣各散回行。當時岳將軍父子拜謝柴王保救之恩，夫妻父子再別。岳爺一到教

場，查點起一萬精兵，與柴王祭旗起馬，一路登程，住且慢表。 
　　先說鐵裘山頭目，一天打聽明朝廷有兵征討，心下驚忙，打起響馬鼓。張、陸二人登堂下坐，詢問情由。有頭目稟上：「朝廷

命耀武侯掛帥，興兵三萬來征伐我山，請令定奪。」陸鳳陽聞言吩咐不許高聲，猶恐驚動王氏嫂嫂不安，「自古兵來將擋，水來土

掩，有何驚懼？」 
　　張夢虎曰：「賢弟不可輕敵。汝須英勇，但思耀武侯種諤乃久戰沙場智勇之將，非別人好當可比。今提大兵征伐我山，須要小

心巡邏，預備滾木、石灰、火炮戰守之具為上。萬一有失進退難矣。」有王昭曰：「賢婿，陸國舅且勿擔憂。料想朝廷兵將眾多，

我山兵少，須先用暗謀挫他一番，然後開兵。吾有一計：且命頭目帶兵三千，於山前對敵營前面五百里之外，不分日夜，督兵遍開

河道在山之左右。再退回百里一派高山，埋藏地雷、火炮、煙硝之物，引線之火一路相連。他兵一到，定然上山斬伐柴木，造飯所

用。踏踏火線一物自然燒死他軍多人。所有近處山泉之水，遍將毒藥放下衝出，待他汲水應用，又能毒死他軍。是不費軍力是先去

其一半之眾。後然開兵弄得他軍心無鬥戰之志矣。」 
　　張、陸二人聽罷大悅。是日依計而行。到了第二天，種元帥大兵到了山前，吩咐安營下寨。種元帥與參軍走馬各處，周圍山前

山後，左右觀看過一遍，然後回營。龐參軍對種元帥曰：「須傳令眾軍兵不許汲此山水飲用。此水清中帶濁，誠恐有毒，須要另開

溝井方可取用。並山上週圍泥土帶鬆浮亂，倘登山斬伐柴木，誠恐裝下坑陷地雷之害，須往別山伐取木料乃可。」眾軍將遵令往另

開水道，各各別山伐木。當時種元帥暗想：「不意奸佞之子有此機智。如今監著行軍是陸鳳陽等加一災禍矣。」 
　　是日種元帥開兵，即對龐國舅曰：「勞國舅守禮大營，待本帥開兵擒拿叛賊。」國舅曰：「下官奉命到此監督，是必出營掠

陣，看元帥擒拿國賊。」種元帥應允。此日兩軍對壘，種元帥一馬飛出山前，兵丁擁後而出。種元帥一見陸鳳陽，佯言大罵：「好

生膽大陸鳳陽！汝父乃三朝元老，忠良之輩，不意出汝不法之子，犯下彌天之罪，禍及君親，還敢身投草寇，玷辱親祖聲名。今日

朝廷徵兵到來，諒汝完卵之地旦夕可破，還不下馬求生，免作刀頭之鬼？」 
　　此數言乃是種元帥暗中指點陸鳳陽棄山逃遁之意，但當三軍之際不得明言，故暗暗指點於他。陸鳳陽聞言稱言：「世叔大人明

見，小怪先君在朝，秉正朝綱，忠心為民，叔父盡知。不想小姪為救搶奪婦女，誤死奸臣之子，只吾一人抵罪可矣，緣何昏君聽信

奸臣之語，將吾父傷害並絞殺王後姐姐？實乃父仇不共戴天，故棄逃於此，招集軍馬，誓誅奸黨，以報君父之仇。世叔大人念小姪

大仇在躬，且請回兵，待小姪興兵殺上汴梁城，誅奸滅佞，雖死在沙場也得瞑目矣。不然一動手自然有得罪也，難怪小姪了。」 
　　種元帥見龐雲雄在營前相隔不遠，難以明言，只得假罵一聲：「好生可惱，不聽良言。古雲『君要臣死，不死不忠；父要子

亡，不亡不孝』。不必多言，休走，本帥擒汝回營。」語畢大刀劈下，發刀不發力。陸公子雙鞭一架，只見他大刀只管發動，並不



發實力，又見言語平順，料有別情緣故。當日兩般軍器並舉，假戰一場，種元帥詐敗佯輸，一馬飛奔。陸公子大喝「休走！」快馬

追趕。離山營已遠，種元帥即兜轉馬大呼：「國舅賢姪且住。吾豈當真征伐汝山，立心與汝合兵共滅奸臣黨羽，惟方才奸相之子在

營外掠陣，難明言，故詐佯敗陣。實對汝說明，倘有機謀時，吾用提籠高扯起為內應記號，汝帶兵來劫寨，先斬奸相之子去了一大

患，同歸山寨再作良圖，方可動兵。不然，汝山中有限軍糧，難以抵敵朝廷兵多將廣，且回山與張夢虎商量早逃遁之計為上策也。

」 
　　陸鳳陽曰：「小姪得賴世叔大人指點，感恩淵海之深，難報萬一。吾今回山且與張兄說之，自然依命定奪。」種元帥曰：「如

此汝且照前追趕來，以釋奸賊之疑。」言畢，解下佩劍將左腿一割，連衣帶甲割開皮肉，鮮血冒出，回馬加鞭飛跑回山，大呼：

「眾將速來救搭！」眾將兵刀槍並舉，殺退山寨眾兵，保護元帥回營。 
　　參軍迎接，只見元帥血流至足，下馬進營用藥敷調下止血。種元帥曰：「國舅，不想陸鳳陽有此手段高強，今日本帥出敵幸不

甚重傷。如之奈何？不免挑出免戰牌，明天再發兵，務必攻破此山，擒拿逆叛，方免國家大患。」 
　　龐雲雄曰：「元帥，不若下官今夜三更候，趁著月色光輝，帶兵一千護身，再探山中路程。明日可以埋伏進兵，定然取勝。未

知如何？」元帥曰：「須要小心，不要被賊兵窺見，難以逃脫。」參軍領諾。 
　　是夜時交三鼓，參軍帶兵一千，靜悄悄來至半山。不料軍兵不識山路崎嶇，一足觸動火線，卻被地雷火炮轟天響亮，滿山火

透。嚇得龐雲雄膽戰心驚，跑下山不及，被火燒傷身連甲，著即忙退，卸盔甲沒命跑走回營。一千軍兵燒傷四五百，燒死山中二百

多，逃回走脫者百餘人耳。 
　　元帥一見，假覺大驚曰：「參軍如何不小心，卻被他地雷火炮所傷？且往後營調養，待痊之日再商議攻他山寨。」龐參軍稱

謝， 
　　又呼：「元帥，下官看他山高廣大，四週俱有地雷火炮，難以帶兵殺上攻打。不若將數萬軍馬分開，山前、山後、左右重重圍

困個水泄不通。待他兵多糧少，絕他糧草，自然內亂。諒彼兵插翅難飛。」 
　　元帥曰：「參軍妙算無差。」是夜，參軍辭別元帥往後營安息，一月未愈。故種元帥略不行發兵。 
　　忽一天探子報進：「啟稟元帥爺，朝廷再復命岳元帥添兵，並柴千歲同來進征助戰。探聽明特來稟上，准於明日午刻到營。」

種元帥心下一驚：「不好了。本帥只思早晚先殺了龐雲雄，合兵山寨，投書與五關藩王，殺入汴京城，誅奸滅佞，豈知岳全忠又領

旨掛帥，復同柴王添兵到來同征。岳全忠心跡吾已料著，但未知柴王意下如何。倘不同意，另有所向，陸鳳陽等大禍難以逃脫矣。

」。 
　　到次日午候果然報到岳元帥兵到營外。種元帥只得出營迎接進。見禮，齊同下坐，將新兵同聚集一營。種元帥曰：「些小毛賊

何勞千歲駕臨，歷此疆場險地？」柴王回答未知征伐得鐵裘山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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